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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洲体质瘦弱，高度近视，家人
也不让他下地干活，戏谑说，虽手无
缚鸡之力，眼神又不好，若锄头落到
别人脚上，也够对方喝一壶的。

父亲不同意这桩婚事，但我和
老洲对了眼儿，非要跟他不可。父
亲说，将他领回家，要好好“款待款
待”他。

那日，老洲提着两盒点心一坛
子酒来了我家，父亲二话没说，扛着
头便出了大门，我忙递给老洲一
把头，让他也跟着去。到了地头，
父亲甩开膀子开始刨地，老洲在另
一个地头刨，父亲都刨十来米了，老
洲还没挪窝儿。

父亲一直干到下午，母亲来喊
他回家吃饭才罢手，扛着头回了
家。老洲还要继续刨，被母亲硬拽
回了家。吃饭时，父亲打开一坛子
酒，老洲忙给父亲倒了一碗，父亲让
他也倒一碗陪喝，老洲说自己不会
喝酒。父亲一脸的不开心，黑着脸
喝闷酒，喝得有了醉意，开始骂老
洲：“你说你，干啥中用，地里活儿干
不了，酒也不会喝，一点儿爷们气概
也没有。”父亲来回重复这话儿，老
洲并未恼火，他说：“做教员，白天教
书，晚上备课，没时间学喝酒。”

老洲这句话把父亲激怒了，吼
道：“喝酒还用学呀，我三岁就偷俺
爹的酒喝。”老洲吓得不敢吭声了，
父亲又问：“不喝酒，会抽烟吧？”老

洲回：“不会。”父亲给母亲使了个眼
色，母亲忙把父亲的旱烟袋递给了
他，父亲瞥了老洲一眼说：“我抽
烟。”父亲这话暗示老洲没给他买
烟，但老洲这个书呆子没听明白，反
而劝父亲：“抽烟对身体不好，还是
少抽为好。”父亲听完气得拿旱烟袋
狠敲桌角，吓得老洲不知所措。

父亲想了一会儿问：“不抽烟，
晚上熬夜困了咋办？”老洲说；“困了
就嚼干辣椒，嚼几个便不困了，这是
跟鲁迅先生学的。”

父亲见老洲说话文绉绉气不打
一处来：“你得跟鲁智深学，他能倒
拔垂杨柳，你能倒拔玉米秆就行，省
得我刨地了。”

我在一旁拽父亲的衣角，示意
他嘴下留情。父亲见我生气了，态
度柔和了些，开始和老洲探讨辣椒
问题，问老洲一顿能吃几个辣椒。
父亲能吃辣，在家族里有名，他这是
打算和老洲比赛吃辣椒呀。

这时胡同口来了一个卖辣椒
的，大喊：“卖辣椒了，不辣不要钱。”
父亲拽着老洲出了家门，对卖辣椒
的说：“你这辣椒辣一次吃几个算
辣？”卖辣椒的说：“吃三个就辣得拖
不出舌头来。”父亲说：“好，我尝
尝。”说着抓了一把，塞进嘴里，
吃完又抓了一把塞进嘴里，
卖辣椒的赶紧制止了父
亲：“你肯定舌头有毛

病，你觉得不辣不算数。”说完递给
老洲一个辣椒让他尝尝，谁知道老
洲吃了一个又一个，足足吃了二十
个，丝毫没停下来的意思。

卖辣椒的本以为老洲一个文弱
书生，吃半个辣椒就得跳脚，没承想
他比父亲还能吃辣。卖辣椒的说他
自认倒霉，吃的那些辣椒就不要钱
了。

卖辣椒的刚推起车子，老洲便
按住了车把，掏出钱让卖辣椒的收
下。

父亲没有说话，转身回了家。
老洲走时，对父亲讲，他下周还

来。父亲吼：“我家的饭你吃上瘾
了？”老洲说：“不是，我来刨地，学鲁
提辖的本领。”父亲“哼”了一声说：

“倔驴。”
父亲最终答应了这门婚事，问

他看上书呆子啥了，父亲说：“品行
好，见我和卖辣椒的杠上了，坚决和
我一伙儿，不白吃还付了钱，这后生
不错。”

看来，辣椒是功臣呀。父亲说：
“说对一半儿，我闺女看中的人总不
会差。”

被“高看”的
◎李秀芹（山东淄博）

听说小斐要到湘西去支教，我
感到有些诧异。

小斐是我教过的一个比较特别
的学生。初来报到，她是一个人来
的。报完到，同学们像一群麻雀叽
叽喳喳闹成一团，唯有她坐在教室
后排一角，安静得像一面真空中的
旗。当同学们都要走时，她已经不
声不响地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
那时起，我开始关注这个个儿不高、
长相平实的小女孩。她腼腆内向，
话不多，经常坐在教室前排靠边的
座位，老师提问她时，她微黄的脸蛋
会红得像秋天的枫叶，让人顿生爱
怜之心。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
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她从小命运
多舛。六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狠心
的母亲抛下年幼的她一个人远走高
飞，杳无音讯。她跟着爷爷奶奶，日
子过得很苦，读书的费用都是爷爷
推板车走村串巷卖小菜一分一角挣
来的。在她十六岁时，爷爷也病逝
了。好在那年她有幸得到广州一位
好心人的资助，一直到高考。她考
上本省一所师范院校。

毕业后，她回到县里一所农村
中学教书，和我成了同事。她好学，
勤奋，有事没事喜欢往我的办公室
跑，问这问那，往我抽屉里塞根香

蕉、几粒糖果什么的，我
也乐得把教学经验分享给
她。几年时间，她就成了学
校的教学骨干。正当工作中渐入
佳境之时，她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
决定。

“人生地不熟的，你能适应吗？”
我善意地提醒她。

“没事，我就想换个工作环境。”
她说。

我没有劝留，唯有祝福。
列车一声长鸣，小斐孤身一人

踏上了西行的路程。
她来信说，那是建在山腰的一

所小学。每当半夜，会有野狼的嚎
叫声从山上隐隐传来。刚开始几
天，她常常在梦中惊醒，后半夜，她
基本上是在野狼恶嚎的余悸中度过
的。幸好，校长夫妇就住在隔壁，给
她壮胆不少。

白天，小斐专心给孩子们讲
课。晚上，她在灯下批改作业，备第
二天的课，其余的时间，就写教学札
记和生活随笔。

小斐的到来，给这所学校注入
了新的活力。她给孩子们讲大山外
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山
里的孩子淳朴，他们经常从家里带
咸鸭蛋、到山上采野蘑菇，送给亲爱
的小斐老师。

陌
生 的 工 作

环境，小斐很快就适应了。这所学
校唯一科班出身的她，工作上很快
做出了成绩，那年，她被当地县教育
局评为“优秀教师”。我送给她个大
大的“赞”。

一天，我在她QQ空间看到一个
小故事，似乎明白了她支教的缘由。

“秋天，鸟儿衔着一枚太阳花果
实，飞呀飞呀，飞到一个很远的地
方，嘴一松，种子落在了一处杂草丛
生的空地。春天到了，种子发芽
了。它望了望四周，一切是那么陌
生。寂寞和孤独困扰着它，可它并
不感到彷徨。它使劲地长高，再长
高，好去眺望遥远的故乡。夏天，它
开出了美艳的花儿，鹤立鸡群般在
群草中挺立。群草向它投来阵阵惊
羡的目光。凉爽的秋天，它把成熟
的种子撒播在周围——故乡太遥
远，它选择了留下……”

按照约定，支教两年后小斐完
全可以选择回来，然后调到县城任
教，但她拒绝了。她说，一颗寂寞的
种子既然在陌生的环境里开了花，
那就让它结出新的果实来。

开在他乡的
◎毛君秋（湖南常德）

前段时间回家看望父母，见母
亲正全神贯注地拿着一把算盘教小
侄女学珠算。

这把算盘是母亲的心爱之物，
红木的边框，镶着黄铜包边，滚圆的
算盘珠十三档，梁上两颗珠、梁下五
颗珠。虽然年代久远，漆色有点斑
驳，但由于长时间拨打，轴杆十分光
滑，算盘珠油光发亮。

儿时的记忆里，母亲是生产队
的会计，我经常看到她在油灯下拿
着账本，为队员记工分，为村民分粮
食。手指上下拨动，算盘珠“叭叭”
作响，清脆悦耳。无论多复杂的账
目，母亲都用手中那把算盘算得毫
厘不差。她常自豪地说：“我的算
盘，打出来的都是明白账。”

“算盘一响，黄金万两。”母亲是
个热心肠的人，她不只算本队的账，
其他生产队也常邀请她去帮忙核实
账目，更有甚者亲自拿着账本找上
门来。那年代，会打算盘的人不多，
母亲总是有求必应，帮助人家把账
目算得清清楚楚。

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我很早
就学会了打算盘，“三遍九”“九遍
九”滚瓜烂熟。小学四年级时，学校
开了珠算课。母亲特意在算盘上系
上布绳，挎在我肩头扶正，千叮咛万
嘱咐，让我小心别把算盘磕着了。
我背着母亲的算盘和小伙伴们一起
上学，大家你追我赶，算盘发出的响
声非常悦耳。由于母亲教过我打算
盘，我学起来一点都不费力，考试总
能得满分。那时候，在我眼中，不论
多么复杂的题目，算盘都能算出
来。我打算盘又快又精准，母亲会
让我在放学后帮忙记账。得到了母
亲和老师的肯定，我也从学习算盘
的过程中找到了乐趣。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
地填报了省财校会计专业。每天珠
不离手，天天练功，急管繁弦。算盘
也从“上二下五”的大算盘用到了

“上一下四”的可人小算盘。毕业
后，我到银行当了会计员。那时候
没有电脑没有计算器，一切业务全
靠手工记账和拨打算盘。如果算盘
打错了，账记错了，平不了账，就下
不了班，每天再晚账也要轧平。一
手翻一大沓厚厚的账本，一手在算
盘上五指纷飞。为了一分钱的误
差，不知要算多少遍，拨算盘拨得手
指都僵硬了，但我打算盘的速度和
精准度又提高了不少。

过了没几年，单位给我们购买
了计算器。我虽然舍不得算盘，但
计算器方便快捷。后来，随着计算
机的推广应用，算盘渐渐“隐退”，取
而代之的是电子化办公，轻点鼠标，
敲击键盘，各类数据统计很快就能
完成，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现如今，退休多年的母亲眼见
着我们用电脑和手机就能完成转
账、缴费等各种业务，常常感慨：“变
化太大了，以前我们用算盘，现在用
键盘，真是样样都在飞速发展呀！”

算盘变键盘
◎钟芳（湖南怀化）

花

辣椒


